
　　收稿日期 : 2010 - 01 - 11

作者简介 :高荷红 (1974 - ) ,女 ,黑龙江佳木斯人 ,博士 ,主要从事北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

黑龙江民族丛刊 (双月刊 )　　　　　　　　　2010年第 2期 (总第 115期 ) 民族学与人类学

关于当代满族说部传承人的调查

高 荷 红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文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　　要 :我们对满族说部当代传承人的了解并不多 ,通过跟传承人及其亲属访谈获得一些资料 ;而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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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族说部传承人都受过教育 ,而非文盲 ;他们

从小生活在满族聚居区 ,本氏族或生活的村庄中

都有浓厚的“讲古”氛围 ;都对本民族的文化有着

深厚的情感 ;个人表达能力较强 ,有的能够当众讲

述 ,有的却只能说或写。在此基础上我们将满族

说部的传承人视为那些能够演唱说部的人、不管

是会唱一部还是多部 ;而且也包括那些搜集、整

理、传承满族说部的文化人 ,还应该包括在历史上

曾经创作过说部的文化人。

　　一、局内人调查说部———以富育光为例

富育光 ,男 ,满族 , 1933年 5月出生在吉林 ,

一个月后回到黑龙江沿岸的满族聚居区大五家

子 ,该地保留了非常浓厚的满族文化习俗。幼时 ,

他的家族还是大家族 ,他在淳厚的满族文化氛围

中长大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用满语说话 ,懂

得满族文化。他会说满语 ,有很强的民族感情和

责任心。1958年东北人民大学 (现吉林大学 )中

文系毕业。1978年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东北民族

文化研究室成立 ,他任室主任。1986年到吉林省

民族研究所 ,主要从事萨满教研究至今。常年在

满族地区做调查 ,搜集了大量文字、实物资料 ,其

父富希陆掌握的满族说部都由富育光继承了 ,不

仅如此 ,他还积极搜集、整理说部。

富育光搜集满族说部始于其上大学前 ( 1954

年前 ) ,那时他在黑河市职工学校工作 ,走访调查

那些了解《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的民众。他从

1959年开始从事吉林省民间采风工作。“文革”

时仍在坚持 ,搜集到的说部有《松水凤楼传》、《乌

布西奔妈妈》和《鳌拜巴图鲁》。1980年他被调到

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工作 ,从事民间

文学研究。在北京 ,他接受了正规的民间文学学

科训练 ,为之后调查、研究满族说部作了理论铺

垫。

20世纪 80年代 ,富育光和吉林省社科院的

同行们开始民族文化的抢救挖掘工作 ,富育光的

调查特点为比较注重该说部的传承情况 ,只对某

些说部的异文有所搜集 ,在采录傅英仁讲述的

《萨布素将军传》时 ,富育光坦诚“我没听过傅老

讲述的萨布素 ,我们都是一个家族的 ,听了万一重

了不好 ;关墨卿的《萨大人外传》搁我这儿放了那

么多年 ,我都没看过。”在此 ,其传承人身份和研

究者身份发生了冲突 ,作为传承人 ,他个人觉得不

应该听其他人讲述的 ,以免有互相影响之处 ;但是

作为研究者 ,对异文的搜集、分析却是必须的。作

为重要的满族说部传承人及满族说部研究者 ,人

们更熟知的是他作为萨满文化研究者、专家的身

份 ,如何看待这一多重性是笔者研究的一个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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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1月 12日 ,笔者到长春富育光家中调查 ,

访谈预设包括 :满族说部和乌勒本的区别、满族说

部传承人的情况。经过 6天的访谈 ,笔者基本厘

清满族说部与乌勒本之间的关系 ;了解了富育光

掌握的说部情况 ;更大的收获是他毫无保留地将

其了解的说部传承人一一道出 ,如张石头、何荣

恩、富德连、富全连、富察美容、富希陆、郭景霞、杨

青山等。

　　二、局外人对传承人的调查

1.扈伦部传人———赵东升

笔者在 2006年的长春调查中 ,结识了另一个

说部传承人———赵东升。赵东升 ,满族 ,男 , 1936

年出生在吉林市乌拉街 ,是扈伦部的传人 ,祖辈都

是知识分子 ,他爷爷在清亡以后开始学中医 ,而且

是中医妇科专家。他的父亲也是知识分子 ,一生

写了不少诗文。1959年 ,赵东升东北师范大学中

文系毕业 (1956—1959) , 因 1957年被打成右派 ,

后改在长春中医学院上学 (1959—1963) ,为执业

医师。现在长春主持一家公办民营医学科研机

构 ,任名誉所长。多年来 ,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满族

历史文化调查、研究工作。他还是族内的穆昆达 ,

其家传说部有《扈伦传奇 》、《乌拉遗事 》(也叫

《洪匡失国》)、《白花点将 》、《布占泰传 》。从小

受到祖父影响 ,听了很多乌勒本的内容 ,直到 20

岁左右才开始有意识地记录、传承本家族的文化 ,

继承了七八个说部故事。由于政治的原因 ,他们

家族严格规定 ,《洪匡失国》必须在办谱和除夕晚

上才可以讲述 ,平常不能讲述 ,而且不能外传。

1964年 ,赵氏家族举行了办谱仪式 ,家族内的大

萨满经保详细地讲了《洪匡失国》,他将之记录下

来。他整理出版的《扈伦传奇》是由两个中篇说

部 (即“南关轶事”和“叶赫兴亡”)和几组传奇故

事糅合而成。他本人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从事搜

集、走访、记录、整理、研究扈伦四部的工作。他还

掌握了《乌拉秘史》(又传为《洪匡失国》)和《白

花点将》。在与赵东升的访谈中 ,知道新宾县大

四平镇流传着《佟春秀传奇》和《三皇姑开矿》的

说部 ,而张德玉是这两部说部的重要整理者。

2007年 4月当笔者准备去大四平镇调查时 ,无论

如何联系不到张德玉 ,只好放弃对他的调查。

2.新宾的新发现———年轻传承人的代表

徐爱国 ,满族 ,男 , 39岁 ,新宾县初中语文教

师 ,大专文化 ,曾经写过几十万字的努尔哈赤传

《天命雄鹰》。他不仅能写 ,而且能像说评书一样

讲述。《天命雄鹰》中的绝大部分是民间传承下

来的努尔哈赤的民间故事和传说。文本中吸收了

在新宾地区流传的老罕王的故事 ,他奶奶在他幼

时也讲了很多老罕王的传说。新宾是努尔哈赤兴

起之地 ,此地原称“兴京”,关于努尔哈赤的民间

故事俯拾即是 ;现在 30岁以上的人几乎都是听着

努尔哈赤的故事传说长大的 ;他们熟知努尔哈赤

的故事 ,这些故事在民间口口相传。当 20世纪

80年代出版的《新宾资料本》和《清太祖传说》广

为流行以后 ,成为新一代年轻人了解努尔哈赤的

渠道 ,有的人通过阅读将它们背诵下来。徐爱国

能够背诵 ,甚至改编印刷出来的民间故事 ;对努尔

哈赤的兴趣从幼时就已开始 ,奶奶、父辈给他讲了

太多的故事。虽然听到的故事已经过了很多年 ,

甚至于他自以为已经忘记了 ,《天命雄鹰 》的促

动 ,使他一点一点地回忆起这些故事 ;此时 ,印刷

文本已成为努尔哈赤故事流传的新手段 ,它们大

部分是口传的。而徐爱国同样还能将其讲述的故

事书写下来 ,他在这个过程中仍然是口头创编的 ,

在讲述和创编时仍倾向于口头传统 ,而且是新宾

地区的传统。

3.宁安的收获

赵君伟 ,满族 ,男 ,大专毕业 ,现年 79岁 ,中国

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黑龙江省民间文学理论组

成员 ,宁安县民研会副主席。小时就听父辈和乡

老讲述许多故事 ,对民间文学产生了兴趣。1946

年参加工作后 ,就不断地结合教学给学生讲述民

间故事。1979年参加县民研会以后 ,利用业余时

间走访县内外 6个镇 5个乡 22个村屯 ,采访了 72

个故事讲述者 ,同本户穆昆达 (萨满 )赵文信回忆

了老萨满魁连和父亲秘传下来伊尔根氏赵姓祖先

神的故事 ,他自认为是傅英仁和关墨卿的徒弟。

《招抚宁古塔》由傅英仁和关墨卿讲述到赵

君伟成书的过程 ,其实也是满族说部文本化的过

程。关墨卿将《招抚宁古塔》当评书讲过 ,他和傅

英仁讲的时候并没有添枝加叶 ,赵君伟在他们的

基础上进行了加工。目前形成的《招抚宁古塔》

共 22回 ,有一半是赵君伟加工的。第一 ,将关墨

卿和傅英仁简单提到的情节 ,根据赵君伟本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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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资料和史料添加进去。“我讲得详细 ,因为

都是有历史根据的。你比如说东海蟒式舞 ,傅英

仁也讲过 ,他是一出一出的 ,但是来龙去脉他没

讲。咱们讲的时候就得把来龙去脉弄清楚。都得

看出来是自己民族的。”还加入了萨满教祭祖、祭

神的情况。第二 ,使用的语言都是满族特色的语

言 ,《招抚宁古塔》文言色彩较浓。“我使用的语

言一般都是满族的语言 ,不像一些个满族作家 ,他

写的书看不出是满族的。我写的一看就是满族

的 ,满族的语言、满族的民俗、文化都有。”第三是

加入了满族风俗 ,“他们 (指关墨卿和傅英仁———

笔者注 )都是单纯地写英雄故事、打仗 ,咱们除了

英雄故事打仗还有满族风俗文化 ,还有神话这些

内容。”“满族民俗跟他们写的也不一样 ,因为我

家就是满族 ,什么过年过节包笊篱姑姑啦 ,这我都

经历过。”第四 ,每一回都用了满族谚语做引子。

4.从四季屯到四嘉子

2007年 6月底 ,笔者按照原定计划来到孙吴

县 ,此次调查对象是孙吴县四季屯的何世环、张顺

刚 ,孙吴县的富振刚 ,四嘉子的富亚光和其子富利

民、黑河的齐学俊。在调查中发现 ,张顺刚已经过

世 ,齐学俊联系不上。于是调查重点就是何世环、

富振刚、富亚光和富利民。

何世环老人能用满语讲《阴间萨满》[ 19 ]和其

他满语故事 ,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也使她不胜其

烦 ,对我的到来很不情愿。只是碍于富育光的面

子才接待我 ,还反复对我说以后千万别来了。她

经常接待来自国内外的学者 ,对此还有总结和比

较。“日本人来主要是了解日本在四季屯驻军的

情况 ;美国、匈牙利小伙子录走了尼山萨满。其他

人主要是跟她说满语日常生活用语。富育光他们

主要是了解当年的情况 ,一些老人啊 ,一些古话什

么的。”在和何世环老人接触两天后 ,老人对我的

态度有所改变。她将自己的生活经历、富育光的

父母和他们兄弟姐妹的情况、富振刚的父亲、伯

父、祖父的情况 ,还有其他满族老人的情况 ,都详

细地讲给我听。何世环给我讲了很多满族故事 ,

有的用满语讲 ,有的她已经不记得如何用满语讲 ,

她就用汉语给我讲。老人对乌勒本和说部的区别

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在第一章笔者已有介绍。另

外她跟笔者谈到四季屯确有乌勒本之说 ,还分

“窝车库乌勒本”和“窝扯密乌勒本”,但没有满族

说部的说法。何大娘还帮我分析 :她女性的身份

使其无法掌握更多的资料 ;四季屯虽没有 ,但并不

意味着大一点的满族家里没有 ;最有可能的就是

很多人将乌勒本当成说部了。在何世环老人讲述

的满语《阴间萨满》中 ,有很多当地方言和古语 ,

虽然老人是一段满语、一段汉语进行讲述的 ,还是

有很多词汇无法一一对译。

富振刚本住在孙吴县 ,在笔者还在四季屯何

世环老人家时 ,他恰好陪着从上海返乡的二女儿

到四季屯儿子家探亲 ,第二天就要去大五家子。

他现在是大五家子富察氏的族长 ,他们和富育光

家是同一个富察氏 ,只是南支和北支的区别。富

振刚还重点介绍了他爷爷富西利布的情况 ,他爷

爷讲述的神话故事他已不会讲 ,而由何世环继承

了。2005年 ,集成编委会到沿江乡吴玉江家录制

何世环讲述的《阴间萨满》时 ,富振刚就一直陪同

翻译 ,因为他还能听得懂这些满语 ,会翻译。笔者

看到富察氏家谱中虽有萨布素的介绍 ,但没有明

确列出其世系。也许正如富育光所言他们和萨布

素只为旁支而非直系后裔。离开四季屯 ,乘车到

黑河市四嘉子富亚光家。富亚光的小儿子富利

民 , 1972年出生 ,高中文化程度 ,暂时没有固定职

业。富希陆晚年住在他家 ,那时他还很小 ,富希陆

去世时他才 8岁。他对自己身为富察氏的后代 ,

尤其是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的后人感到自豪 ,可是 ,

他对这段历史了解得太少。富利民自述 :小的时

候不理解家族的历史 ,等长大了尤其是上高中以

后开始对本家族的历史感兴趣 ,尤其是对清朝历

史与其家族有关的人物如萨布素。在对某些故事

不熟悉或联系不上时会向富育光了解 ,富育光会

给他讲其家族的历史和家传的萨大人传。在农村

如果没有文化的话 ,也不能传承下去。没有大专

以上的文化就不会对此感兴趣。目前 ,他多少能

理解一点。富利民虽有传承本家族说部《萨大人

传》的意愿 ,但是面临很多困难 :他自身没有固定

工作 ;家庭拖累较大 ,父母年纪大 ,而女儿刚满周

岁 ;富利民对清代的历史不是很熟悉 ,在四嘉子他

很难找到相关的资料 ;他也意识到学历不够 ,很难

传承说部 ;更重要的是缺乏讲唱说部的环境、喜爱

满族说部的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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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后代对传承人的不同理解

在富亚光家里调查时 ,发现他对很多事情 ,如

对父亲富希陆的了解 ,对同一件事情的解读 ,和富

育光不太相同。富亚光认为 ,到大五家子的富察

氏立家谱时萨布素已经当将军了 ,家谱中的老祖

宗是跟着萨布素过来的 ,顶不济是萨布素底下的

一个人。萨布素也是镶黄旗的富察氏 ,可能都是

一个老富家。富育光在《七彩神火》中整理了 8

篇其母郭景霞讲的满族故事。富亚光却不记得他

听过母亲讲故事 ,只知道母亲是个文化人。富育

光说父亲富希陆擅长讲满族故事 ,《七彩神火》中

收入了 5篇。可是在富亚光的记忆都是 :

他哪有时间讲这个讲那个 ,他从小也没种过

地 ,对满族这些事儿也不知道。不用说别的 ,我爷

爷活着的时候本来我爷爷当家 ,他不当家把当家

的权交给我二爷了 ,要不我二爷怎么成了地主富

农挨斗了呢 ? 话茬就死了。他跟我奶奶不怎么

合 ,他就靠三姑奶奶去了。三姑奶奶是何什么的

妈吗 ? 应该是我三姑就是他儿媳妇。 (拿出照片

指给我看 )就是何蔼茹 ,三姑奶奶我在大五家子

都看过 ,那时候我爸不怎么讲这个 ,他比较感恩的

是我亲大姑 ,非常感恩 ,他小时候说实在的照顾他

生活都是我亲大姑 ,他非常感恩他。那不 1964年

带着我后母亲到北京去看她一回。那时候都不时

兴这个 ,一到 1950年、1951年、1952年政治空气

比现在还紧张呢 ,农村就是这个合作社那个合作

社 ,讲话我爸在外面应付这些运动 ,哪敢提这些事

儿 ,那是地主富农的事儿。你还是贫农呢 ,你敢唠

扯这些嗑 ? 根本谁也不敢唠这些嗑 ,你还说我们

家过去趁多少 ,怎么铺张怎么浪费 ,说满族话也就

是那些老头老太太碰到说两句 ,别人那不是四旧

也是几旧的 ,谁敢说这个。

对父亲在四季屯教书时搜集整理了白蒙古的

《天宫大战》等 ,富亚光并不清楚 ,更不知道白蒙

古的情况。他记得 :父亲很熟悉四季屯 ,经常提起

富振刚那些人 ,尤其是母亲去世时富振刚一家帮

了很多忙。有来往也是其父在四季屯当老师的时

候 ,搬到大五家子以后就没来往了。

但是对富希陆被划为右派的事儿 ,富亚光谈

到了更多的细节 : 1967年、1968年、1969年就清

队了 ,他就下去了。⋯⋯最后定为现行反革命 ,不

戴帽。我说爸你反对谁了 ? 我后母亲就抱了一个

姑娘就是富远铃 ,他得供她上学 ,我爸一辈子伺候

一帮孩子 ,他都烦了 ,对富远铃不怎么太近乎 ,富

远铃就跟我母亲关系好点 ,跟我父亲就差点。我

不是上学整一些毛主席像啥的、毛主席书什么的 ,

我爸那时候挺规矩 ,他就贴了一个毛主席像 ,其他

的都揉了。被人告了 ,就是富远铃告的 ,就是说我

爸爸对毛主席不尊重。我爸不承认 ,人家说有人

告你了。我爸一问是谁告的 ,人家告诉他是你闺

女告的。我爸一生气 ,就什么都承认了 ,不是他的

他也都承认了 ,就给打成反革命了。但是不戴帽 ,

就因为受这个关系 ,我大哥也受牵连了。我从四

嘉子到三家子 ,我爸哪有心思讲这些事儿。一个

是过去老婆也死了 ,一帮孩子生活那啥 ,到供销社

经济也不怎么宽绰啥的 ,我们都受的新式教育 ,也

不翻那些书。我就记得我们家有不少老相片 ,我

爸我妈结婚时候的老照片 ,我妈都带着满族那个 ,

两把头。“文化大革命”都被我爸他们烧了 ,怕受

牵连。那会儿我妈还留了一些呢。一到过年了 ,

生活比较好点了 ,给我们讲讲过去家里怎么富裕

怎么那啥 ,我爷爷分了多少匹马 ,就因为被这些个

也不好好经营这些都没了。在过大家的时候也都

是那个过年吃 ,在大五家子过的时候我们每年都

养猪。我爸做饭 ,整的满族那些饭就相当好了。

我爸一辈子挺干净的 ,浆浆洗洗一辈子挺干净的。

富亚光现在颇有些后悔 ,早知道父亲知道那

么多 ,自己怎么就没上心呢 ? 同样的事情在富育

光和富亚光的回忆中呈现出不同的状貌。究其原

因 ,首先 ,富亚光比富育光小 8岁 ,对此不感兴趣 ,

他跟杨青山感情很深 ,但是他完全不记得杨青山

能讲《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其次 ,可能在满族

家庭中对长子的重视。在郭景霞去世时 ,富育光

16岁 ,而富亚光才 8岁 ,记忆当然会出现偏差。

最后 ,富亚光一直在外求学 ,很少在家里 ,跟父母

的沟通较少。而富希陆被打成右派时 ,他一则年

纪已大 ,二则富希陆就在他身边 ,所以对细节的记

忆就多一些。

张石头的情况也是如此 ,富亚光只记得他们

之间有亲属关系 ,至于他擅唱就不清楚了 ,张石头

的子女也是如此。富育光记忆中的张石头 :我爷

爷 (抽大烟 )非常喜欢他 ,把我大姑嫁给他 ,由此 ,

张石头成为二掌柜的。太爷爷、祖太爷传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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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大人传》,都由他来讲 ,讲得非常生动 ,还培养

了一些小徒弟。《萨大人传》、《飞啸三巧传奇》,

一听就能记住。成为富察家的主要乌勒本色夫 ,

又是管家人。说部全仗口才 ,只要口才好 ,就能够

讲得生动。除了说部 ,当地的地方戏都会唱 ,俄语

非常好 ,会很多调子谱子、嘟嘟调都会。他的大烟

瘾要是抽足了 ,说啥像啥。伪满时期 ,大五家子附

近的人都知道。我五六岁时就跟在他身边 ,他在

讲说部的时候 ,其他村的人都去听。用两个石头

或板子 ,身上各个关节都能出声。富家传承的

《七彩神火》中的故事都是由张石头整理的。在

家族的所有人中 ,他的唱词、舞蹈动作、嗓子都是

最好的 ,二十多里都能听到。

当我们到张石头的大女儿家去了解他父亲的

情况时 ,他女儿张月娥记得最清楚的是 :

我爸爸就是脾气不好 ,直性子人 ,就喝酒 ,我

爸爸就是打头的 ,我二姥爷家里什么农具都有啊 !

打晌、割地 ,咱们都是劳金 ,就我是官。我就大点 ,

带着劳金干活 ,我姥爷就让我爸爸带着他们干活。

其实我爸爸也不多挣一分。按着年月我二姥爷挺

抠给点也不多 ,给个三毛两毛的 ,我爸爸学不好

了 ,还抽大烟 ,耍钱。

他弟弟张胜利也说 :我们后来搬到下马场是

因为给我姥家抗活。我父亲是 8岁到我姥家扛

活 ,就是半拉子。等长大了 ,我姥爷就相中我父亲

了 ,就把我母亲给他了。后来我父亲就管事了 ,家

里所有的事儿都归他管。那时候我们就跟富育光

的父亲和母亲在一起。富育光的父亲是伪满国高

毕业。在孙吴教书。我反正知道他有两大嗜好 :

赌和喝酒。

当笔者问到张石头的大女儿 ,富察美容是否

会讲故事时 ,她说“对呀 ,我姥姥会讲故事。”但她

没在这件事上多停留就说起姥姥的相貌来“也是

圆脸 ,像我们这样 ,我们娘们都这样。我多少有点

像我妈妈。你看我弟弟们都差不多。”他女儿已

经不记得她父亲能讲擅唱 ,只知道他们和老富家

的关系。当我跟富育光核实的时候 ,富育光笑了 :

那会儿的男人不都那样 ? 他并没有将这些家长里

短、个人生活的事情纳入到对张石头的回忆中。

经过上述对比 ,笔者发现不同人对同一件事

的回忆选取角度不同而进行选择性记忆 ;男性和

女性还有一定差别 ;因其对满族说部关注点不同 ,

他们讲述的情况虽有差异 ,却使传承人的形象更

为丰满。

在当代的传承人中 ,富育光对满族说部用力

最多 ,以他为核心已形成了包括满族民间文化、满

族萨满教、满族说部的学术研究圈。许多研究者

从他那里获得了研究信息和资料 ,从而进行专项

的学术研究。有与富育光共同研究的 ,也有后辈

学人受其提携的 ,其中也包括笔者。富育光的知

名学者身份使其对满族说部的研究颇受瞩目 ,得

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同。在他头脑中有全国满族说

部传承人的“地图”,笔者所做的调查也离不开他

的襄助。从调查地点到被调查人的选择 ,乃至行

程安排 ,他都给我提供了很好的建议 ;在有的传承

人不愿意过多地被打扰时 ,也是在他的帮助下才

得以顺利进行。富育光作为局内人 ,在继承本家

族说部的同时 ,也在积极地搜集、整理其他家族的

说部 ;但是他的研究者身份又使他从局外人的角

度来观察、分析、研究说部 ,在这中间出现了很多

有趣的现象。而完全作为局外人的笔者 ,所做的

调查、分析与富育光又多有不同。

在对以往传承人情况的补充调查中 ,笔者发

现了很多有趣的现象 ,如调查富亚光和张荣久子

女时发现他们对自己的父亲和长辈的回忆与富育

光有些偏差 ,因注重点不同而导致其选择性记忆。

差异出现在传统的积极携带者和消极携带者之

间。富育光等传承人是传统的积极携带者 ,人数

虽少 ,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他们有意识地记

住了大量与口头传统有关的事宜 ,积极地根据任

何一个线索进行调查 ,摸清其来龙去脉 ,使传统得

以完整呈现 ;消极携带者只是记住了与其生活相

关的内容 ,家长里短 ,熟悉的人的熟悉的事儿是他

们重点关注的对象 ,其他的满族文化、满族传统离

他们比较远 ,所以有时即使他们生活在极为有价

值的传统文化宝库中 ,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当然 ,对于我们要了解的传承人情况 ,二者提供的

资料都是非常有益的 ,他们互相补充 ,由此我们才

获得了关于传承人的立体图像。而对传统的个体

来说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差异 ,传统的积极携带者

才脱颖而出成为满族说部的传承人。
[责任编辑　龙　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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